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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国家植物园”最早的提案人

4月18 日，万众瞩目的
“国家植物园”在北

京正式揭牌。
而其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 ，

正是他将建立 “国家植物园”的
起点提前了整整 60 年。

1920-1940 年代， 近代中国
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
汇集着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 他
们在历届年会上，为中国科学的
发展提出了很多提案。 著名植物
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
先骕 （1894-1968）是中央研究院
的活跃成员 。 他于 1944 年 3 月
在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
二次年会上提出的“设立经济植
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 ”，是
迄今为止最早的建立国家植物
园的正式提议。

逐梦“国家植物园”

胡先骕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
就一直呼吁重视经济植物。 经济
植物是工农业的重要资源，是国
家发展的命脉。 不仅已被应用的
植物资源仍需加深研究，并且作
为世界上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
家之一，中国还有大量有经济价
值的野生植物资源未被认识。 而
植物园是培育、保护、研究经济
植物的重镇。 橡胶、茶叶、金鸡纳
等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植物，最
早的引种和研究都是在植物园
完成的。

胡先骕的提案从国民经济的
角度出发， 建议参照欧美苏等国
家的先例， 通过设立经济植物研
究机构及“中央植物园及分园”，
来促进我国对经济植物的重点研
究。 这不仅是胡先骕规划的抗战
之后中国植物学发展远景， 更是
埋藏在胡先骕心中长久的夙愿。

1923 年秋，胡先骕第二次赴
美留学，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 哈佛大学拥有多位世界植物
学权威、 大量的中国植物标本和
享誉全球的阿诺德树木园。 那时
中国人想研究中国植物却要远赴
异国他乡，这对胡先骕来说“此亦
国耻心徒伤”。他立志学成后要回
国创建中国自己的植物园。

1928 年 10 月， 胡先骕与秉
志在北平创立静生生物调查所，
随即就开始筹划建立植物园。
1929 年，胡先骕前往香港植物园
和当时亚洲最大的植物园———
爪哇茂物植物园学习建园经验。
1930 年 10 月， 胡先骕向静生所
委员会提出在北平西郊的鹫峰
建立“西山植物园”的计划和预

算。 但是委员会否决了胡先骕的
计划， 认为静生所成立时间不
长，而“西山植物园”的计划过于
宏大，应日后再做打算。

1931 年，胡先骕到江西庐山
考察，他不仅对庐山的植物做了
详细的调查，更开始用建设植物
园的眼光来审视庐山。 他发现，
庐山地区虽然经过长年的过度
砍伐，植物种类很少，江西全省
也“大部分皆呈童赤之象”，但庐
山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有利于高
山植物的引进和驯化，而庐山的
文化传统和政治地位更有助于
吸引公众，有利于植物园的繁荣
和发展。

1933 年 1 月，胡先骕正式提
出在庐山建设植物园。 此时，中
国北方已经笼罩在日本军国主
义的威胁之下。 胡先骕设想中的
庐山不仅是一个植物园，还是在

“华北情势终难乐观”的情况下，
提前为科研机构打下“将来的迁
徙基础”。 但胡先骕对日本威胁
的远见并未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庐山植物园的建议未被接受。

1933 年夏天，胡先骕指导卢
作孚的西部科学院建立了“西部
科学院植物园”。胡先骕感叹：“作
者有意在北平创一植物园， 数载
于兹，尚无眉目。而在数千里外在
作者指导之下植物园， 在短期内
即可实现， 可见在适当领袖人物
领导下，百事皆易于成就也。 ”

1933 年 12 月， 永不服输的
胡先骕用自身的影响力游说江
西省农业局参与建设庐山植物
园，多方斡旋，终于获得各方支
持。 在艰苦的努力下，“庐山森林
植物园”（即今日的庐山植物园）
于 1934 年 8 月正式成立。 这是
胡先骕在屡败屡战八年之后建
成的第一座植物园。

庐山森林植物园以英国皇家
植物园邱园为典范， 目标是建成
国际一流科学水准的植物园。 胡
先骕指派静生所植物标本馆馆
长、 蕨类植物学家秦仁昌担任庐
山植物园的首任主任。 在短短几
年内， 白手起家的庐山森林植物
园即取得耀眼的成果： 与国内外
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种
子交换体系， 开展了植物资源调
查，收集、栽培植物 3100 余种；在
荒山上开辟了草本植物区、 石山
植物区、水生植物区等专类园区，
以及 3 幢温室和面积近 11 公顷
的苗圃区；建立了当时被称为“东
亚惟一完备的标本室”，收藏经济
植物标本 5万余号、 蕨类植物标
本 2万余号。 这些成绩使得年轻
的庐山森林植物园迅速跻身于世
界著名植物园之列。

随着 1937 年七七事变的爆
发，日军全面侵华，欣欣向荣的
庐山植物园随即被占，被迫关闭
达 8 年之久。 战火中的胡先骕并
没有放弃自己的中国植物园梦
想。 1938 年，胡先骕在昆明建立
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随后把
庐山植物园的人员撤到云南，由

秦仁昌建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
丽江工作站。 即使在抗日战争最
艰苦的 1940 年， 胡先骕还在筹
资为昆明建立植物园。

虽然战争仍在继续， 但此时
的胡先骕已经在思考抗战胜利后
中国植物学的发展策略。 回顾二
十年的筚路蓝缕， 胡先骕越发认
识到中国要强大， 必须大力发展
生物学：“生物学研究规模之大，
必须十百倍于今日， 方能对于建
国有伟大之贡献……设立中央生
物调查所、中央植物园、中央昆虫
研究所、中央经济研究所，皆为以
后科学建国之要图。 ”1944 年 3
月， 胡先骕在中研院评议会年会
上正式提交了“设立经济植物研
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

梦断动荡年代

这个提案最终结果如何？
1944 年 12 月，“设立经济植

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被送
往农林部办理。 1945 年 1 月，农
林部函复中研院：“委员长亥佳
侍秘电略闻‘凡政府所办若干工
作事关百年大计，非短时期内所
能完成……均应酌为停止留待
战后办理’。 ”此案虽引起了国民
政府重视，但中央植物园乃国家
百年大计，花费极巨，只有等到
战后从长计议。 提案由此搁置。

对于梦想受挫，胡先骕早已
习惯。 1946 年，胡先骕与郑万钧
发现“活化石”水杉，轰动国际科
学界， 胡先骕又开始考虑建立
“水杉国家公园”。1948 年 4 月 29
日， 胡先骕致函植物学家蒋英：
“教育部正发动建立水杉国家公
园，并将组织国家公园顾问委员
会……广东如能建立罗浮山国
家公园，亦大佳事；而在广西则
可建立阳朔国家公园。 ”同日，胡
先骕致任鸿隽函中提及自己已
将拟好的水杉国家公园方案寄
给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果成，则
亦中国学术史上一重要事也”。
最终，因时局动荡与建设经费不
足，水杉国家公园建立之事没有
了下文。 这是胡先骕距离实现
“国家植物园梦”最近的一次。

但是，胡先骕的中国植物园
之梦已经在众多年轻的植物学
人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其中最突
出的是陈封怀、 蔡希陶和俞德

浚。 陈封怀是静生所研究员，被
胡先骕派往英国爱丁堡专习植
物园造园及高山花卉报春花的
分类，回国后在庐山森林植物园
开辟了培育高山花卉所需的岩
石园，并于 1946-1953 年担任庐
山植物园主任。 陈封怀从庐山起
步， 在 1949 年之后先后规划并
主持了武汉植物园、华南植物园
等，被誉为新中国的“植物园之
父”。 1932 年， 胡先骕对年仅 21
岁的静生所实习生蔡希陶委以
重任，派往云南进行热带植物采
集。 蔡希陶日后长期扎根云南，
成长为著名的热带植物学家，并
于 1959 年于西双版纳建立了中
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而跟随胡先骕在北京工作多年
的俞德浚则成为日后北京植物
园的主政之人。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新中国成立后，静生生物调
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
所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
类研究所，胡先骕任研究员。

1950 年 1 月，中科院植物分
类研究所拟建立全国性植物标
本馆， 并在北京建设植物园。
1955 年正式在北京香山挂牌成
立“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
1956 年 3 月 20 日， 中科院第 10
次院务常务会议同意与北京市
人民委员会合作建设植物园。 同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
民委员会合作上报国务院，申请
筹建北京植物园。 1957 年，北京
植物园规划设计委员会成立，由
俞德浚任首任主任。 设计委员会
将植物园分为两大区，“南植”以
科学研究和专业参观为主，“北
植”供群众参观与教学实习。 但
到了 1960 年，国家经济困难，建
设专款被冻结，建园工作停顿。

1962 年，胡先骕应邀参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会上，胡
先骕继续推动植物园体系建设，

“植物园是一项重要的科学事
业。 一般大国都有几个著名的植
物园。 中国科学院先后接办了并
新创了几个植物园，在这方面是
有一定成绩的。 但按全国一盘棋
的计划，还是应该按地区添设几
个植物园的，尤其是四川。 现在

云南建立有两个植物园，还拟建
一个高山植物园，这是值得称道
的。 但号称‘天府之国’而植物又
极丰富的四川，却一个植物园都
没有建立。 科学院的生物部应该
重视这事，拟定计划由西南分院
或地方政府尽速在四川建立一
个植物园，同时也应该在其他省
份建立植物园。 ”

1968 年胡先骕去世，未能看
到国家植物园之梦的实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植物园
迎来新的生机。 1987 年，北京市
植物园正式对外开放。 北方最大
的水杉林葱茏耸立于园内樱桃
沟。 沟内有一水杉亭，亭侧岩壁
上刻有胡先骕的名作《水杉歌》。

“琅函宝笈正问世， 东风伫看压
西风”， 这是中国老一代植物学
家的学术自信，也昭示着后辈植
物学家前赴后继发展中国植物
园事业的决心。

1992 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
大会召开，中国签署了《生物多
样性公约》， 承诺保护濒临灭绝
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地保护
地球物种多样性。

2003 年 12 月 26 日， 侯仁
之、陈俊愉、王文采等地理、园林
规划、 植物分类的 11 位院士联
名给中央写信，提出恢复建设国
家植物园。 王文采也是胡先骕的
弟子，经胡先骕推荐进入中科院
植物所工作，一生硕果累累。 王
文采接过胡先骕手中的接力棒，
成为推动建立国家植物园的“追
梦人”之一。 院士们在信中写道：

“作为世界植物宝库的中国，理
应建立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国家植物园，以全面搜集和展
示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保护生
物多样性， 并开展科普教育，提
高国民素质。 ”

2021年底， 国务院批复同意
将在北京依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和北京市植物园的现有资源，
统筹建设首个具有“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
此时， 距 1925年胡先骕在哈佛大
学发愿建立中国自己的植物园已
近百年， 距胡先骕 1944年正式提
交“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
物园案”过去了 78年。经过几代中
国植物学家的不懈努力，“原本山
川，极命草木”的国家植物园梦想
终于实现。 （据光明网）

胡先骕所作 《水
杉歌》 被刻在国家植
物园樱桃沟内的水杉
亭侧 岩 壁 上 。 1946
年， 胡先骕与郑万钧
发现 “活化石 ”水杉 ，
从此便筹划修建 “水
杉国家公园”，但直到
他逝世后此愿望才得
以实现


